
一
、
從
空
中
看
臺
灣

齊
柏
林

德
國
以
前
有
一
種
飛
船
，
叫
做
「
齊
柏
林
」
。
我
的
姓
名
也
叫
做
齊
柏
林
，
似
乎
是
血
液
裡
帶

有
天
生
的
因
子
，
我
從
小
就
嚮
往
飛
行
，
經
常
想
像
從
雲
上
探
出
頭
會
看
到
什
麼
。
當
我
第
一
次
搭

直
升
機
飛
上
雲
端
，
看
到
自
己
生
活
的
土
地
，
讓
我
更
愛
飛
行
。

二
十
多
年
來
，
我
常
在
空
中
拍
攝
臺
灣
的
各
個
角
落
。
在
我
心
裡
產
生
一
個
更
大
的
夢
想
，
就

是
拍
一
部
空
拍
影
片
。
原
本
打
算
等
退
休
後
才
做
，
但
我
的
體
力
和
眼
力
已
不
如
從
前
，
一
場
風
災

所
造
成
的
變
化
，
也
催
促
我
趕
緊
去
記
錄
。
於
是
在
四
十
七
歲
那
年
，
我
辭
去
安
定
的
工
作
，

專

心
做
這
件
事
。
這
是
個
昂
貴
而
艱
難
的
計
畫
，
拍
攝
三
年
才
完
成
。
我
想
讓
觀
眾
透
過
我
的
眼

睛

和
我
的
心
，
看
見
臺
灣
這
塊
土
地
的
美
麗
與
哀
愁
。

臺
灣
的
確
很
美
！
山
青
青
，
如
同
碧
玉
。
縱
谷
又
深
又
長
，
河
流
像
臍
带
似
的
連
接
了
土
地
和

海
洋
。
海
浪
拍
打
著
海
岸
，
響
著
從
遠
古
以
來
就
不
曾
停
過
的
潮
水
聲
。
陽
光
在
海
水
中
閃
耀
、
移

動
，
無
聲
無
息
，
卻
又
那
麼
明
亮
。
在
鄉
村
，
農
婦
走
過
田
埂
，
稻
浪
隨
風
擺
動
。
在
城
市
，
高
楼

林
立
，
路
上
的
車
子
一
如
甲
蟲
。
每
次
從
空
中
看
到
這
些
景
象
，
我
總
在
心
中
喊
著
：
「
這
就
是
我

的
家
！
」

但
我
的
家
由
於
天
災
與
人
禍
，
也
出
現
了
殘
破
的
一
面
。
為
了
種
植
檳
榔
樹
和
高
山
作
物
，

人
們
砍
掉
原
本
栽
種
在
山
坡
地
的
樹
木
，
減
弱
水
土
保
持
的
功
能
。
怪
手
一
鏟
一
罐
的
挖
山
，
只
為

了
製
造
水
泥
，
換
取
經
濟
上
的
利
益
。
河
流
被
汙
水
染
黑
，
像
得
了
難
治
的
病
。
西
部
海
岸
更
由
於

超
抽
地
下
水
，
地
層
不
斷
的
下
陷
。
我
們
擁
有
世
界
最
大
的
火
力
發
電
廠
，
但
它
的
二
氧
化
碳
排
放

量
也
是
世
界
第
一
。
種
種
的
現
象
，
都
讓
人
感
到
深
深
的
憂
愁
。

多
麼
期
待
我
們
看
見
的
臺
灣
，
多
點
美
麗
，
少
點
哀
愁
。
天
災
不
易
躲
過
，
人
禍
卻
是
可
以
避

免
的
。
正
如
吳
念
真
先
生
在
影
片
裡
的
旁
白
：
「
呵
護
我
們
的
土
地
，
土
地
才
會
呵
護
我
們
的
子
子

孫
孫
。
」
從
現
在
開
始
，
我
們
都
要
學
怎
麽
善
待
這
塊
土
地
。
在
影
片
中
有
九
個
大
腳
印
的
圖
形
，

是
為
了
表
達
「
腳
踏
實
地
愛
臺
灣
」
的
意
念
。
循
著
這
些
大
腳
印
，
我
也
將
走
入
你
的
心
裡
，
對
你

說
一
句
：
「
讓
我
們
一
起
努
力
，
把
家
園
變
得
更
美
好
！
」
只
有
為
家
園
的
美
好
努
力
過
，
我
們
才

能
在
看
見
臺
灣
的
同
時
，
也
看
見
幸
福
！



二
、
喜
樂
阿
嬤

「
我
並
沒
有
那
麽
好
，
是
上
帝
做
的
，
是
大
家
做
的
。
」
每
當
有
人
讃
揚
瑪
喜
樂
女
士
的
貢
獻

時
，
被
二
林
鎮
鎮
民
稱
為
「
美
國
媽
祖
」
的
喜
樂
阿
嬤
，
總
是
謙
讓
的
說
這
句
話
。

西
元
一
九
六
０
年
，
瑪
喜
樂
女
士
懷
著
宗
教
家
的
熱
忱
，
隨
著
醫
療
團
隊
，
遠
從
美
國
來
到
臺

灣
中
部
的
山
地
部
落
，
從
事
醫
療
和
傳
教
的
工
作
。
在
二
林
基
督
教
醫
院
服
務
期
間
，
她
看
見
許
多

小
兒
麻
痺
症
病
人
，
兩
腳
無
法
站
立
，
在
地
上
爬
行
，
常
常
忍
不
住
掉
下
同
情
的
眼
淚
。

為
了
幫
小
兒
麻
痺
症
的
病
童
站
起
來
，
瑪
喜
樂
女
士
回
到
美
國
募
款
，
最
後
還
變
賣
了
自
己
的

家
產
。
一
九
六
五
年
，
她
回
到
臺
灣
，
在
美
國
教
會
的
幫
助
下
，
創
立
小
兒
麻
痺
兒
童
保
育
院
，
給

孩
童
完
善
的
醫
療
照
顧
和
教
養
。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保
育
院
改
名
為
喜
樂
保
育
院
，
增
加
收
容
肢
體
障

礙
人
士
和
植
物
人
，
創
立
養
護
工
廠
，
讓
院
生
可
以
學
會
一
技
之
長
。
她
常
常
對
大
家
說
：
「
孩
子

能
運
用
雙
手
自
食
其
力
，
是
我
最
大
的
快
樂
。
」

幾
十
年
來
，
身
為
院
長
的
喜
樂
阿
嬤
，
每
天
一
大
早
，
就
跟
院
内
的
同
仁
忙
著
照
料
院
童
的
生

活
；
為
院
童
洗
澡
、
拍
背
，
做
復
健
工
作
，
還
不
時
鼓
勵
、
安
慰
他
們
。
夜
裡
，
她
常
常
巡
視
宿
舍
，

為
他
們
蓋
被
子
。
只
要
發
現
院
童
生
病
，
不
管
天
有
多
冷
，
夜
有
多
晚
，
立
刻
抱
起
院
童
，
親
自
開

車
送
醫
治
療
，
還
整
夜
陪
著
孩
子
打
點
滴
，
細
心
的
照
顧
他
們
。

如
今
，
喜
樂
阿
嬷
年
過
九
十
，
仍
然
每
天
唱
歌
，
跳
舞
，
親
吻
院
童
，
並
且
在
深
夜
及
清
晨
為

院
童
禱
告
，
祝
福
他
們
早
日
恢
復
健
康
。
她
的
一
舉
一
動
，
總
是
這
麼
的
充
滿
喜
樂
，
富
有
愛
心
。

四
十
多
年
來
，
喜
樂
阿
嬤
像
蠟
燭
一
樣
的
燃
燒
自
己
，
不
求
名
利
的
付
出
。
在
她
的
身
上
，
人

們
感
受
到
「
甘
於
窮
苦
，
於
付
出
」
的
精
神
。
喜
樂
阿
嬤
的
慈
悲
心
像
媽
祖
一
樣
，
難
怪
二
林
鎮
民

都
稱
她
為
「
美
國
媽
祖
」
。
她
的
愛
，
真
是
不
分
國
界
的
大
愛
。



三
、
彼
得
與
狼

清
早
，
彼
得
打
開
大
門
，
跑
到
屋
外
的
草
地
上
玩
。
枝
頭
上
，
一
隻
小
鳥
吱
吱
喳
喳
快
活
的
叫

著
。
一
隻
鴨
子
搖
搖
擺
擺
的
溜
出
門
外
，
他
很
高
興
彼
得
忘
記
關
門
，
可
以
趁
機
到
池
塘
裡
好
好
的

游
水
。小

鳥
看
見
鴨
子
，
飛
到
他
身
邊
，
不
屑
的
問
：
「
你
連
飛
都
不
會
，
到
底
算
什
麼
鳥
？
」

鴨

子
不
服
氣
的
說
：
「
你
連
游
泳
都
不
會
，
你
又
算
什
麼
鳥
？
」
說
完
，
「
撲
通
」
一
聲
，

就
跳
進

池
塘
裡
。
他
們
一
個
在
池
中
游
，
一
個
在
池
邊
跳
，
還
不
停
的
爭
吵
著
。

突
然
，
彼
得
發
現
草
地
那
端
，
有
隻
貓
走
了
過
來
。
貓
打
算
趁
著
小
鳥
和
鴨
子
爭
吵
時
，
來
個

一
箭
雙
鵬
。
當
貓
悄
悄
的
走
向
小
鳥
時
，
彼
得
連
忙
大
喊
：
「
小
心
啊
！
」
小
鳥
機
警
的
飛
到
樹
上
，

貓
無
奈
的
在
樹
下
繞
著

這
時
，
老
祖
父
出
來
了
，
生
氣
的
對
彼
得
說
：
「
這
裡
是
很
危
險
的
，
如
果
大
野
狼
跑
出
來
，

怎
麼
辦
？
」
彼
得
不
理
會
，
心
想
：
「
我
是
勇
敢
的
大
男
孩
，
哪
會
怕
大
野
狼
？
」

可
是
老
祖
父

硬
將
彼
得
拉
回
家
去
，
並
鎖
上
大
門
。

彼
得
剛
回
到
家
，
大
野
狼
果
然
出
現
了
。
貓
慌
張
的
爬
到
樹
上
，
鴨
子
嚇
得
跳
上
岸
準
備
逃
跑
，

可
是
不
管
鴨
子
怎
樣
拚
命
跑
，
還
是
被
大
野
狼
抓
到
，
並
且
被
吞
到
肚
子
裡
。
貓
躲
在
樹
上
，
一
動

也
不
動
；
小
鳥
藏
在
樹
葉
間
，
不
敢
露
臉
；
凶
狠
的
大
野
狼
，
在
樹
下
團
團
轉
；
彼
得
站
在
大
門
後
，

鎮
靜
的
觀
察
外
面
的
情
況
。

彼
得
從
屋
裡
拿
出
一
條
粗
繩
，
先
爬
到
石
牆
上
，
再
抓
住
樹
枝
，
爬
上
大
樹
。
彼
得
對
小
鳥
說
：

「
你
下
去
，
在
大
野
狼
的
頭
頂
繞
著
飛
。
」
於
是
，
小
鳥
飛
了
下
來
，
翅
膀
幾
乎
碰
到
大
野
狼
的
頭
。

大
野
狼
氣
極
了
，
左
跳
右
跳
的
追
咬
小
鳥
，
可
是
小
鳥
太
靈
巧
了
，
大
野
狼
一
點
辦
法
也
沒
有
。

彼
得
用
繩
子
做
了
一
個
圈
套
，
小
心
翼
翼
的
放
下
去
，
正
好
套
住
大
野
狼
的
尾
巴
，
彼
得
用
力

一
拉
，
大
野
狼
想
掙
脫
這
個
套
結
，
拼
命
亂
跳
，
套
結
卻
愈
套
愈
緊
。

一
群
追
蹤
大
野
狼
的
獵
人
來
了
。
彼
得
大
喊
：
「
獵
人
先
生
！
請
你
們
不
要
開
槍
！
我
已
經
捉

到
大
野
狼
了
，
我
們
一
起
把
他
送
到
動
物
園
去
吧
！
」

這
一
支
勝
利
的
隊
伍
出
發
了
，
彼
得
走
在
最
前
面
，
接
著
是
抬
著
大
野
狼
的
獵
人
，
最
後
是
老

祖
父
與
貓
。
老
祖
父
說
：
「
要
是
彼
得
沒
有
抓
到
這
隻
狼
，
看
怎
麼
辦
！
」
小
鳥
一
邊
飛
一
邊
得
意

的
說
：
「
看
！
我
們
多
厲
害
！
」


